

卷

 

首
 

语

PREFACE


新闻传播学:从焦虑到蝶变
一个门类知识生产到 “学” 的成型, 其基础是族群生存经验的积累。 由经验到 “学问” 一直上升到可以

原则上阐释族群生存境遇、 现实问题、 历史教育和怀想未来世界的 “中观理论”, 进而观照人自身的心灵和个

体的生命体验, 上升为宏观的哲理慎思,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实际上, 族群生存经验的积累, 除时间因素外, 空间和文化环境的相对稳定也是必要条件。 近代以来, 国

人的生存经验在各种时代主题中不断变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全球化知识传入的提速, 使得本土族群生存

经验的理论化呈现另外一个层面的不稳定性。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 任何研究、 知识、 学科, 只要逻辑起点涉及个体生存、 情感以及美好等核心问题, 同

时符合研究这一问题的充分必要条件, 则会勃兴。 但是当下的传播研究的学术积累呈现出多重矛盾性, 进而引

发专业领域知识主体性的焦虑, 在建制性权力架构意义上呈现为 “学科焦虑”。
这种焦虑一方面呈现于与其他学科在资源交流过程中的弱势, 另一方面也呈现于实际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的

一种无奈。 以国外理论解释本土性经验性材料的 “拿来主义”, 还需更完整意义上的验证和调适。 这种 “拿

来” 还引发了两个 “纠结”: 一是作为历时性问题, 西方几百年前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本土的问题是否需要进

一步调适? 二是理论的学科归属何在, 或者说其他学科的理论借用来解释新闻传播和媒介研究的问题时是否需

要做进一步调适? “纠结” 不可避免地引发学科自身理论原创性和合法性问题, 进而引发学科焦虑。
当前, 学界面对新的译介范例, 也往往采取追本求源和反思性借鉴态度。 基于美国传统政治中帝国逻辑实

践和民主选举实践发展起来的若干理论范式, 无法解释和解决 “中国问题”, 越来越成为共识。 当前理论资源

的选取更多转向文化研究、 媒介学研究。 重新探索媒介与实践, 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 “范式转移”, 另一方面

也是关注本土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
传播学如果要持续性产生新的优秀成果, 依赖于学者们在研究中获得新的研究动力, 提升学术介入现实的

能力。 其背后是在保持全球视野的同时, 在更加深刻意义上回到中国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 亦即发现和研究学

术意义上的 “真问题”。
首先, 必须高度关注中国社会传播生态转型导致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生态的深刻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 传

播治理模式之变, 引发从国家到地方, 从个体生活到群体心态之变。 呈现在新闻传播研究学科中的机遇和挑

战, 则是传播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生活的核心问题中。
其次, 必须解决各种理论资源借用过程中的历时性和适用性的问题。 所谓历时性, 也就是必须考察理论概

念本身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原问题意识, 进而发现当下问题中的新方向与新层次。 所谓适用性, 也就是概念本身

的经验性材料和案例本身的文化背景、 学者偏好、 理论脉络谱系、 背后价值呈现带来的解释中国本土问题时的

局限性。
最后, 在这一过程中, 必须保持研究视野足够的开放性。 既包括对于域外理论的足够的尊重和借鉴, 也包

括对其他学科理论的足够的尊重和借鉴。 建制性学科的资源围栏作用和知识生产意义上的边界作业的合理性都

值得关注。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促动下, 社会的媒介化在知识生产的反馈层面具有不同视角和不同意义。 基于我国本土

化政治、 经济、 文化情境和深刻的社会转型, 正在为新闻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性对象和材料。 正因为信

息传播技术对于个体生命经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 新闻传播学正在本土化意义上经历一

场新的蝶变。
未来可期!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